
清代《津门保甲图说》中有记载：“杨柳青者，
西南一巨村也。《河间志》谓即柳口，地最冲要。旧
志云：‘以地多杨柳故名’。设驿丞于此。滨河控
道，水陆皆通，街巷村庐阗然成聚。”大运河连通南
北的漕运交通，促进了杨柳青的发展，塑造了历史
上杨柳青水流交纵、杨柳繁茂的自然景观，商铺林
立、院落密布的城镇格局，以及庙宇鼎盛、年画蔚
然的文化景观。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和杨柳青古镇
双重文化资源，建设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势在必行。从2019年
开始，我们团队有幸参与到杨柳
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元宝岛城
市设计中，旨在将其打造为天津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杨柳青核心
展示园。

前期的准备工作很重要。
在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公众积极
参与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文史
专家研讨机制，进行杨柳青历史
文化价值的评估。翻开《津门保
甲图说》，曾经的繁华已尽数描
绘：杨柳青因河而生，因水而
兴。以东、西渡口为核心，自发生长出生活聚落，
在运河的南北两岸形成河—沽—台—田—庙—村
的典型空间格局。随着贸易的繁盛、聚落的扩大，
发展为数十条商街胡同，成为中国北方运河城镇
发展高度的里程碑。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进程，杨柳青的城镇
空间格局发生巨变，元宝岛在2008年整体拆迁
后，仿若变成一座孤岛。面对这样的情形，初始
设计时我们一度感到困惑，难道曾经的运河胜

景只能深埋于故纸堆中吗？在元宝岛上，如何
重塑地域精神、传承千年文脉是设计中需要深
深思考的课题。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指纹一样，所有的土
地也有固有的地文——有些是自然留下的，有些
是生活刻下的。敬畏历史，敬畏运河，尊重城市发
展规律，地文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依据。

在褪色的年画中，依稀可见当时的运河胜景；
在空旷的土地中，还能找寻到历史的痕迹；在古老

的地图中，不同年代的航拍里，可以探寻到运河流
经元宝岛的脉络。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元
宝岛项目将千年岁月长河中的历史景观要素层层
叠积，整合出地文底图，传承“沽水村台”的整体格
局，延续“依渡口而生”的村镇群落，中部“留白”再
现湿地景观，承接“斜街柳巷”的运河城镇肌理，在
“村台子”上落位公共建筑。

规划以“从年画里来，往年画里去，让世界沉
浸在年画里”为设计愿景，让历史的记忆再塑美的

历程，激发传统文化中的新生力量。岛上划分为三
个功能片区：东渡口·工艺美术文化体验区，太平街
1号与过去的主人重逢，迎回杨柳青百年画社；西渡
口·中华传统曲艺文化体验区，运河文化沉浸式体验
街区将迎来送往；魁阁蒙雨·津沽生态文化体验区，
恢复文昌阁“魁阁蒙雨”的历史环境，琅琅书声会再
次响彻崇文书院，春耕秋收，孩童将在耕读花园里感
悟节气更替，看见四季变化。

杨柳青有句俗语：“年画一年鼓一张，不知落在
哪一方”，寓意年画成真，表达着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传承
这种美好愿景，通过历史图像学的方
法，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杨柳青木版年
画，提取构成文化场景的“人、事、物、
场”关键要素，将其融汇到元宝岛的
设计之中：眼前砖石草木，街巷渡口，
皆从年画里来；今日美好生活，万象
更新，皆入年画里去。元宝岛一期已
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正式向公众开
放，昔日荒芜的西岛，如今翩然苏醒，
焕然呈现为一幅湖光潋滟、绿意盎然
的生态人文画卷。这里湖波轻漾，倒
映天光云影；沿岸杨柳依依，柔枝拂

水，尽显运河胜景。保留的古树大树延续着地文
的痕迹，被注入全新活力，这里成为市民可以闲庭
信步的乐活老街。与此同时，岛上的二期工程正
在有序推进。

未来的元宝岛，将以更丰富的生态景观与人文
设施，延续运河千年古镇的文脉，更具韵味、更富活
力的运河画卷正徐徐展开。
（刘晓宇系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高级工程师；黄晶涛系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蝶变新生的城市空间（六）

年画鼓了：元宝岛的入画之旅
刘晓宇 黄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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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
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高挂于天津鼓
楼之上的清代诗人梅宝璐（字小树）撰写的这副
著名楹联，反映了曾经以鼓楼为中心点和制高
点的天津老城厢的繁盛景象。

2023年9月，天津鼓楼博物馆纪念章正式
发行。首套纪念章推出两种图案，分别为镀金、
镀银材质，共四种。这套纪念章由天津鼓楼博
物馆的主管单位天津戏剧博物馆文庙博物馆管
理办公室创意，委托北京一家以文创产品知名
的旅游文化公司设计制作，于方寸之间融合历
史地标与城市文脉，兼具收藏价值和文化传播
意义，甫一推出便赢得市民和游客青睐。

明代永乐年间天津设卫，初筑土城，后于弘

治年间由兵备副使刘福砌成砖城，修建城楼、角楼
和鼓楼，标志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备。鼓楼四面
设有拱形穿心门洞，早期楼高三层，上部建有木质
双层楼阁，青瓦歇山顶。内部悬挂唐宋制铁钟，每
日早晚敲钟两次，每次各敲五十四响，即梅宝璐楹
联所述“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作为城门晨昏启
闭的信号。“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
由此可见，鼓楼居于明清时期天津“三宝”之首。

八国联军侵华，天津城墙被迫拆除，鼓楼虽然
幸免于难，但因年久失修，日渐衰颓。1921年，鼓楼
重建，将原天津城门额题字“镇东”“定南”“安西”“拱
北”移至鼓楼相应的门洞上方，并由翰墨名家华世奎
重新书写。1952年，为疏解城市交通，鼓楼被拆除。

2001年，伴随老城厢地区改造和鼓楼商业街
建设，鼓楼得以重筑。鼓楼博物馆开放后，基本陈
列长期为“世纪危改成果展”。2016年提升改造，
基本陈列变更为“老城遗韵”，展现了天津沧桑的
历史变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连续多年的12月
31日夜晚，皆有“鼓楼津声”跨年活动在鼓楼及其

四面广场区域举行。
天津鼓楼博物馆纪

念章图案之一为 2001
年重建的鼓楼外景。与
旧时相比，鼓楼体量增

大，加设须弥基座、汉白玉栏杆，楼阁为绿琉璃
瓦重檐歇山顶，古朴典雅，巍峨壮观。

天津鼓楼博物馆纪念章另一种图案为鼓楼
铜钟。鼓楼旧时悬挂铁铸大钟，名为鼓楼，实是
钟楼，乃钟鼓楼合二为一的公共建筑。大钟除
报时功能外，还因鼓楼明显高于城内其他建筑
而承担了一部分观测火情、维护社会秩序的作
用。此纪念章上呈现的大钟，是根据旧时唐宋
制式铸铁钟复制的，材质为响铜，钟上的铭文由
作家冯骥才和民俗专家张仲撰写。在天津鼓楼
博物馆里，人们不仅可以参观内容丰富的各种
展览，还可以在高层环形露天平台饱览老城厢
美景，更有机会亲自敲击顶层的巨大铜钟，这样
独特的享受是一般博物馆所难以提供的。

天津建城六百多年
来，老城厢一直是一块文
脉发达的宝地，其中的文
庙、学宫、贡院、书院、会
馆、戏楼、学会、学校、少年
宫、图书馆、博物馆、书肆、
古玩店、邮币卡市场等，成
为各个时期天津文化繁荣
的标志。近百年来，老城
厢也是中小学等教育机构

的密集之地，这从我收藏的20世纪中后期发行
的东南角中学、西南角中学、东门里中学、三十一
中——崇化中学、中山中学、中营小学、草厂庵
小学等学校的校徽和纪念章便可看出。
“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自明代正统元年

（1436）始建卫学至清末废除科举的四百多年
间，坐落在老城厢东门里的天津文庙始终是法
定的也是实际的天津教育、文化中心。科举制
度废除后，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
依然在延续。1947年，李琴湘、孙正荪等创办
天津崇化中学，1952年更名为天津市第三十一
中学，2006年恢复原校名。该校曾长期在文庙
办学，其20世纪90年代发行的两种纪念章上皆
铸有文庙牌坊图案。

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天津广东会馆
在老城厢鼓楼东南侧建成。中山中学原名普育
女子中学、女三中、红军中学，现为天津九中，校
址曾设在广东会馆。1985年年底，在广东会馆
原址基础上成立天津戏剧博物馆，并于次年元
旦正式对外开放。笔者收藏有铸有孙中山头像
的中山中学纪念章，这枚纪念章具有特殊的历
史价值，可以丰富广东会馆（天津戏剧博物馆）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内涵。
题图为2023年发行的天津鼓楼博物馆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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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年年（中国画） 杨可 张琳

年节风俗，一般是指与春节相关的各种习俗活动的总和，包括祭祀、拜
年、娱乐、饮食等多方面。其萌芽于先秦时期，定型于汉魏时期，确定了以正
月为岁首的活动，如贴门神、挂桃符、驱傩等。随着儒家思想渗入其间，开始
出现祭祀祖先、依次拜贺等伦理活动。唐宋时期活动更加丰富多样，如守
岁、立门神、挂年画、贴春帖、拜年、元宵节等，同时随着对外交流的频繁，佛
教、道教等文化元素也融入春节习俗中，出现了元宵灯节、佛教燃灯等活动，
春节习俗更加多元化。天津作为一座移民城市，素称“五方杂处”，来自各地
的居民，将不同地区的风俗带到天津，经过长期的融合而形成天津风俗，尤
其是年节习俗。

老天津有句俗语“过了腊八就是年”。可以说，腊八是旧历新年的开始，
相传这一天是佛爷出家的日子。每家在前
一天就买好各样的米、豆、栗、枣等，或八九
样，或十几样，是日很早便起来，杂而煮之
谓之腊八粥。因此，进入腊月，天津街头便
会出现售卖“腊八米”的，就是在提醒人们
“腊八快到了，快买点米豆熬粥去吧”。富
足之家则以腊八粥馈送亲友。故，清代乾
隆年间《天津县志·风俗》记载说：“初八日，
以米豆枣栗杂煮之，曰腊八粥，兼饲贫人。”
有些为了增福儿女发有誓愿的人家，则在
这天早晨大行施舍结缘豆和腊八粥等与路
人。对于“腊八”这一天的习俗，老天津人
很是信守。1933年的《益世报》就说：“国难
紧急，市民依然过腊八。”

然后就是腊月二十三的祭灶。清末张
焘《津门杂记·岁时风俗》曰：“二十三日，祭
灶，谓灶神升天。”家里用火做饭的地方是灶
台，祭灶时敬祀的神仙是灶王，供品是糖
瓜。昔日天津，从阴历腊月十五开始，大街
小巷的油盐店、杂货铺、南纸店、百货摊都在
代卖“灶王爷”，其灶王像大多来自“版画之
乡”杨柳青，画面给人们以庄重的感觉。

近代天津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李金藻
在《天津过年歌》中有很形象的说法：“还
有一个纪念日，就是腊月二十三。糖瓜祭
灶新年来到，灶王照例的要上天。恐怕上
天不说好话，灶王的嘴所以要粘。依吾
看，打灶的人偏媚灶，这叫作心苦嘴甜。
好在往返不过一个礼拜，换一副新门面，
再受那旧香烟。”腊月二十三祭灶日，表明
开始“忙年”。从这一天开始，家家都忙碌
起来，洋货店、香码店，就要拥挤得进不
去。除了购置年货外也忙着蒸馒头、花糕
一类。正所谓“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
要花，小子要炮……”

到了除夕那天，便是过年最热闹的时
刻。民国时期《新校天津卫志·风俗》记载
说：“除夕，多嫁娶。易门神，换桃符，插芝
麻秸于壁。辞岁祭祖祢，祭品较常丰盛，家
人设酒守岁。”张焘《津门杂记·岁时风俗》
则曰：“除夕，接灶，祭神，祀祖先，拜尊亲，
曰辞岁。夜饮不寐，曰守岁。”这一天人们
都起得特别早，作为“一家之主”的老人就会带领子侄辈把春联贴上。考究
些的是用木材做的“对子板”，用铜钉装在大门上，字句多是诗书礼乐或福禄
寿禧之类。之后，门头悬上宫灯、彩绸，墙上挂了壁灯，屋门二门挂上红色的
“胶子灯”。悬灯结彩之后，把应景的“吊钱”贴在门窗的外面。那种用红色
棉纸制成的剔透的花纺，镶着“五世其昌”“金玉满堂”等字句，表现出天津的
风土人文气息。妇女和孩子们则是梳洗打扮换新衣，从衣服到鞋袜几乎全
都是红色，取意吉祥与辟邪。孩子们说话更要特别小心，不准说一句不吉利
的话。

天黑后，全家老幼都要祭祀祖先，晚辈要向家中长辈磕头，谓之“辞岁
头”。长辈给晚辈钱，谓之压岁钱，然后一家人围坐桌前，把早包好的饺子煮
了，多多地盛几碗。如果家中有人外出，也要给他摆一份碗筷。吃的时候总
要剩下一点，是希望这一年到头东西总有余裕的意思。无论贫富人家，这一
夜大都不睡觉，谓之“守岁”。大多是做各种试运气的游戏，看一看来年谁的
运气佳。民国时期，随着一批娱乐设施的兴起，公共娱乐活动增多，如电影
院会举行“迎春夜”或“守岁场”活动。在过年夜，像卖带子、筷子、糖葫芦、糕
干等的摊位特别多，吆喝声、叫卖声很是热闹。如子孙稀少的人家就要买筷
子和带子，寓意很快就能得子。新妇的娘家也要买些糖葫芦等类食物给姑
娘送去，这是因为糖葫芦取其子孙万代的意思。

大年初一过新年，晚辈要给长辈、祖先磕头拜年，也给同族人拜年。三五
成群的大人小孩，全都穿戴得焕然一新，分途去拜年。遇见认识的人，都要
彼此说一句“见面发财”。清末民初天津文人赵光宸在《津门岁时记》中写
道：“初一日，谚谓之‘大年初一’。黎明，长幼皆起，衣华服，设香烛，拜祖先
及父母以次，曰拜年。更同食素馅饺子，更取新交子之义。”清末天津诗人冯
文洵在《丙寅天津竹枝词》中也描写了过年的热闹氛围：“辞岁迎年一夜熬，
烧香早起好登高。鼓楼可揽全城景，老幼扶持不惮劳。”

包括天津在内的各地区的年节风俗，既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记忆，也
是凝聚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换，年节习俗仍旧
深深刻印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天津城里，有座广东会馆。门脸儿不算张扬，隐在
闹市，自有一股沉静气质。迈过那高高的门槛，周边瞬
间就安静下来，外面的喧嚣被隔在了另一个世界。天
井敞亮，廊楼幽深，木雕、砖雕的花鸟、人物很是鲜活，
仿佛随时会扑棱棱飞下来。我的脚步不由得放轻了。

引路的是那隐约的锣鼓点儿，丝弦声像一条看不见的
线，牵着人往里走。到了正厅，那戏台便整个儿地撞在眼前。

这戏台和如今人们见惯的舞台不同——不是远远
地隔在幕布后头，供人仰视，而是大大方方地“伸”出来，
坦坦荡荡，无遮无拦。人坐在底下，仿佛一伸手，就能触
到那飘拂的裙裾，接到那抛来的眼风。台顶子更是奇绝，
行话叫“鸡笼式藻井”。仰头细看，那层层叠叠、螺旋而上
的斗拱，果真像个巨大的、精巧的笼子，倒扣着，却又轻盈
得仿佛要浮上去。没有一根柱子撑着，成百上千的雕花
木构件，就那么严丝合缝地衔接着，悬在舞台上方。光线
从看不见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台上，格外柔和。忽然想
到，从前那唱戏的名角儿，站在这样的台心，一开腔，声
音怕不是被这“笼子”轻轻地拢住，聚着，酿着，然后才如
醇酒一般，徐徐地“流”向每一个角落。这哪里是戏台，
分明是一只收着岁月、聚着戏魂的神器。

正出着神，一阵清亮的童音，水珠子似的溅开来。
又一幕演出开始了。几个画着脸谱的小娃娃，穿着略显
宽大的戏服正有模有样地比画着。身段是稚嫩的，调门
儿却拔得老高，带着一股子不管不顾的认真劲儿。台下
坐着的观众，有人眯着眼，手指在膝盖上悄悄地点着板
眼。这一刻，台上台下，老的少的，竟借着这几句唱腔，

幽幽地通了血脉。我瞧着那被小脚丫轻轻震起的几乎看
不见的微尘在光影里浮沉，忽然觉得，那尘里，或许也杂着
梅兰芳、杨小楼当年踩下的尘呢。名角儿的精魂与孩童的
生涩，就在这方台子上，完成了一场无言的交替。

我的双眼有些模糊了。台上鲜亮的影像，此时幻化出
一片截然不同的、粗粝的光景来。那是我老家的戏台。

老家的戏台，没个正经名字。村东头，黄土夯实的台
基，高出地面五六尺，三面也是空的，背面却只有一堵光秃
秃的土墙，墙上用石灰水刷个方块，便是天幕了。它简陋得
不像话，可它又是活的。一有戏，它便活了。那戏，我们那
儿叫“肘鼓子”，也叫“周姑子”。乐器简单，坠琴、梆子、锣鼓
都是破旧的，演奏起来哐哐啷啷，像是土地干裂的嗓子。唱
戏的多是本乡本土的农民，农闲时凑成班子。行头是黯淡
的，水袖也短，甩起来不见飘逸，倒像在费力地扑打什么。

我三叔，便是那班子里打梆子的。他不上台唱，可戏
班子离了他，仿佛就没了心跳。开戏前，他总爱蹲在台口，
就着一盏煤油灯，眯着眼，用粗布一遍遍擦拭那副油光发
亮的枣木梆子。开戏了，他隐在台侧阴影里，脊背微弓着，
全身的力气仿佛都凝在那两条胳膊上。他的梆子打得与
众不同。急时如骤雨打窗，密不透风；缓时又如老牛反刍，
一声，一声，沉沉地，砸在人的心窝里。台上旦角儿哭诉冤
情时，他的梆子便是那凄凄切切的雨；武将厮杀时，他的梆
子便是那咚咚撞响的战鼓。戏到了高潮，台上人一声裂帛
般的高腔，他的梆子也恰时地猛一收，万籁俱寂，只余那颤
巍巍的尾音，和台下看客们屏住呼吸的空白。那一刻，他
不再是沉默的三叔，他成了那戏的筋、戏的骨、戏的魂！

那样的夜，戏台是村子的心脏。台上灯火通明，台下
黑压压一片，人挨着人，呼出的白气混成一片温暖的雾。
空气里有炒瓜子儿的焦香，有旱烟的辣味，还有一种热烘
烘的气息。戏文无非是忠孝节义、才子佳人，词儿也是老
套的，可台下人偏就跟着哭、跟着笑。他们看的不是戏，
是自己心里熬着的那份日子。戏散了，人潮退去，满地瓜
子皮和烟蒂。三叔总是最后走的那一个，默默收拾着家
伙什儿。我帮他提着灯，昏黄的光圈只照亮脚下方寸
地。回头望，那空了、哑了的戏台，黑黢黢地蹲在夜色
里。那时我不懂，只觉得一阵空落落的凉。

后来，我走过天南地北的一些地方。常能在荒了的
村口或是庙前遇见那样的戏台。它们大多比我老家的讲
究些，有砖砌的，有带着石柱础的，有的还残存着一角模
糊的彩绘。台面上积着厚厚的尘土，枯黄的蒿草从砖缝
里倔强地钻出来，在风里摇着。有的台顶塌了一角，露出
狰狞的木椽，像折断的肋骨。阳光直辣辣地照下来，照着
那一片空洞与破败，没有一丝声响。那一刻，我感到一种
巨大的、被遗弃的寂寞。这寂寞是有重量的，压得人心里
发沉。这里也曾锣鼓喧天，也曾水袖招展，也曾承载过一
个村落全部的悲欢与凝聚。而今，台下再无看客，台上再
无伶人，只有岁月，用它无声的却最锋利的锉刀，慢慢地
磨去它们最后一点温度和痕迹。
“您好，您这边请，活动要开始了。”一声轻唤，将我从

那无边的沉寂里拽了回来。我定了定神，发现自己仍在
广东会馆这精美的戏楼里。台上，已换了一拨人，轮番表
演着“京剧快闪”“戏曲变装”。年轻的志愿者们穿着汉
服，引导着游人进行沉浸式体验。一些年轻人围着几位
勾了半边脸谱的演员，叽叽喳喳，跃跃欲试。

我悄悄退了出来，踱回天井。阳光西斜，给廊柱拉出长长
的影子。那戏楼，静静地矗立着，飞檐勾着淡蓝的天。一边是
精雕细琢、声光化电里的热闹；一边是黄土蒿草、风中呜咽的寂
寥。它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又仿佛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纸。

我忽然想起三叔的那副梆子，在他过世后不知遗落
在哪个角落了。那枣木的梆身想必早已枯裂，再也敲不
出惊心动魄的声响了。那声音，曾从那样简陋的土台上
响起，钻进我的耳朵，融进我的血脉。它和这古戏楼里童
稚的唱腔、和那记忆中荒台上呜咽的风声，或许在某个我
听不见的维度里，是同一种震颤。

只要还有一段故事在人的心里活着，那戏，便没有绝。
题图摄影：王爽

腊月的风拂过，夹雪含霜中有一丝不易察
觉的暖意。我认真擦去门旁的浮尘，又将已微
微褪色的旧春联轻轻揭下。空白的地方，在等
着除夕夜前贴上新的红联。

春联，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印记。
那一抹红，染热了多少人寒冬里对春天的期
盼。父母亲都没有读过书，却对春节贴对联一
事分外讲究。我记事时，大哥已能提笔撰写春
联，这是令父母十分骄傲的事。每年小年后，大
哥写春联是我家过春节的重头戏。一向节俭的
父母此时格外大方，买来很多红纸，裁好，供大
哥使用，不仅仅是给自家，还有街坊邻居，家家
不落。鲜艳的红色把一张张的笑脸映得通红，
墨香与年味在街巷里弥漫开来。

贴春联，是中国人郑重奉行的春节仪式之
一。它的根藏在秦汉的桃符里。古时先民以桃木
为符，刻上神荼、郁垒二神的画像，悬于门侧驱邪避
灾，这便是春联的雏形。到了五代，后蜀主孟昶在
桃符上题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字句间褪
去驱邪的凌厉，增添了节庆的温婉，后世认为这是
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春联。宋代以后，笔墨间的内
容愈发丰富，从祈福纳祥到咏物言志，春联成了文

人雅士与市井百姓共赴新春的愿望载体。那以后，
红纸墨字间便定格了无数家庭的美好寄望。

岁月流转，春联的模样在变，不变的是藏在
其间的心意。过去的春联多为手写，文人墨客
挥毫泼墨，每一笔都藏着专属的温度。如今，印
刷的春联琳琅满目，烫金的字迹、吉祥的图案，
是现代化的喜庆。也总有像我大哥一样的人，
坚守着手写的传统，根据自家的期许落笔，给新
的一年留下第一枚欢乐的印记。这些年的春节
假期，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各地习俗的差异有多大，
春联于我而言总是一道永恒不变的风景。它早已
超越了祈福的本意，成了文化传承的符号。

除夕傍晚，我从外地返回家。从小区大门
到单元楼道，再到每层的每家，鲜红的春联次第
闪亮。这红联是千年习俗的缩影，是先祖馈赠
的信物。它穿过岁月长河，在现代生活里依旧
熠熠生辉，映着新春最深沉的期盼。

元宝岛一期项目实施前后对比图


